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湯瑪斯•馬爾薩斯(Thomas Malthus)總是把「沉悶」(dismal)一詞與「經濟學」(economics)並列。這位19世紀的智者聲稱，人口日益增加將抵消生活水準提高的任何趨勢。這一觀點後來證明是錯誤的，這同論點本身一樣令人沮喪。馬爾薩斯不是第一個低估人類聰明才智的預言家，也不會是最後一個。
但馬爾薩斯認為人口統計學總是很重要，這個觀點是對的。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)在本月《世界經濟展望》(World Economic Outlook)中所闡明的，在今後幾十年裏，人口的力量將推動世界經濟增長。目前正在發生的有三件大事。第一，幾乎每個地方的生育率(每個婦女生育孩子的數量)都在迅速下降。第二，幾乎（但不完全是）每個地方的預期壽命也都在上升。第三，發展中國家正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，而最貧窮的國家最落後。
這些變化的一個結果是，世界人口的年增長率從1950年的1.8%降至2000年的1.2%，而且據聯合國預測，到2050年將下降到僅有0.3%。15歲以下人口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從1950年的34%降至2000年的30%，預測到2050年將降至20%。平均預期壽命從1950年的47歲猛升至2000年的65歲，預測2050年將達74歲。結果，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從1950年的5%升至2000年的7%，預期2050年將達16%。最後，那些我們所謂「最不發達國家」在1950年時僅包含全球人口的8%，而發達國家包含了32%。而到2000年，這兩個比例分別變成了11%和20%，預期到2050年將變成19%和14%。
所有的預測都是不確定的，人口學家的預測也不例外。一個不確定性是生育率。聯合國假設，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將從2000年每個婦女生略多於三個孩子下降到2050年的兩個。同時，預計發達國家的生育率將從2000年的1.7個溫和升至1.85個。由此得出的假定是，全球各地的生育率將趨同，達到替換率（每個婦女生兩個孩子）水準。
在壽命上，宏觀假設是預期壽命將繼續上升。預計到2050年，發展中國家的預期壽命將從2000年的64歲升至74歲。甚至在非洲，預計預期壽命也將從2000年僅48歲升至2050年的63歲（2000年已低於1990年的50歲）。在發達國家也一樣，預計預期壽命將進一步上升，從2000年的77歲升至2050年的83歲。
由於今後幾十年的勞動力已經出生，因此要到數十年之後，生育率的變化才會對人口面貌造成很大影響。若說有什麼可能在短期內改變人口面貌，那將是疾病的災難性蔓延……
例如，若在其他發展中國家，HIV/愛滋病達到與目前在非洲南部相似的流行程度，那麼結果就有可能是災難性的。在博茨瓦納，17歲以下的孩子中有五分之一是孤兒，預期壽命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65歲降至2002年的40歲。即使是中國或印度發生任何稍許類似的情況，那釀成的悲劇將是不可想像的。但這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。
接下來，假設上述種種預測基本正確，那就會對經濟產生三大影響。第一，全球撫養比率幾乎不會改變，但其成分將轉變。自古以來，各個社會一直包含大量兒童和極少數老年人，但這種局面正在顛倒。從更長遠來看，影響可能會非常大。
第二，努力減少極度貧困人口的數量及其占世界人口的比例，這將是一場「打敗紅心皇后之賽」：世界不得不快速奔跑以求留在原地，正如路易士•卡羅爾(Lewis Carroll)在《愛麗絲漫遊鏡中世界》(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)中所描述的。要說現在是什麼在拖累世界，那就是倒過來說的馬爾薩斯人口論：一國越是貧窮，其人口增長越快。
最後，當生育率下降時，在一段時期內，適齡勞動力人口的比例會上升，同時撫養比率會下降。但隨後，適齡勞動力人口的比例會下降。這提供了一個經濟機會之窗。對於歐洲和日本來說，這個視窗正在關閉。而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來說，這個視窗還開著，但不久也會關閉。
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分析注重這種人口轉變對經濟的影響。分析報告指出，隨著中年人口比例達到頂峰，整體國民儲蓄率也應該達到頂峰。同樣，工作適齡人口比例越高，投資比例就越高。財政狀況應該也會改善。這一人口轉變階段的總體結果就是經濟增長率提高。然後，隨著撫養比率上升，這些效果將會逆轉。
鑒於各國目前在人口轉變中所處階段不同，因此在未來半個世紀中，它們的經濟增長所受影響也會有所不同，日本與西歐國家將受到顯著的負面影響，美國和新興的亞洲和拉美國家將略微受到負面影響，而中東和非洲國家將受到正面影響。至於中東和非洲國家是否會利用它們的機遇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當撫養比率開始再次上升，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時，這段時期會很難應付。如果在過去經濟增長速度較快時，政客們就養老金和其他老齡相關支出作出過於慷慨的承諾，那麼這種困境會尤其明顯。
如果改革拖延太長時間，民主國家也許就難以實現改變。未來半個世紀中，在大多數當今的發達國家中，50歲或50歲以上的選民所占比例將超過半數。我一直認為，父母親每擁有一個未成年孩子，就應當代表孩子投一票。如果要想不讓老年人壓制社會的發展，這也許是一項必不可少的改革。可惜，這樣的改革不會發生。
但是，不管人口轉變有多困難，讓我們不要忘記最重要的一點。人口日趨減少的老齡化社會構成許多挑戰，但那是一些巨大成功的結果：社會日益繁榮，婦女越來越能控制自己的生育，以及人的壽命越來越長。馬爾薩斯錯了。讓我們為這個簡單的事實而高興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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